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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有人一生
被童年治愈。武汉青年丁丁，2007年以
66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2017年
又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目前任职于广
州一家知名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然而，
谁能想到，36年前，丁丁曾被医院确诊为
脑瘫。

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丁丁的母
亲——邹翃燕，用爱和坚持为儿子搭建
了希望的“天梯”。“我儿子说得最多的
话是‘我不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试
一试’。”近日，邹翃燕接受了聊愈丨37
度心理《家庭教育故事会》栏目采访，

“我希望通过分享告诉家长们：及时治
疗至关重要，它代表着希望；放弃治疗
则意味着放弃了孩子的未来”。

退休后，邹翃燕创建了一个脑瘫患者
交流平台，希望激励更多人，特别是那些
身处困境的人，传递坚持的精神和力量。

竭尽所能让孩子具备自理能力

1988年7月，一场医疗事故导致我
胎儿宫内窒息。由于孩子太小，无法用
CT监测其颅内出血部位，但医生确认
他是一个脑瘫患儿，并连续5次发出了
病危通知书。

面对医生不断下达的病危通知和
建议放弃治疗的压力，我拒绝了。我给
孩子起名为“丁铮”，小名为丁丁，来自

《诗经》中的“伐木丁丁，鸟鸣嘤嘤”。我
希望他能够健康地长大，天高任鸟飞。

当时，直到产后第五天，我才第一
次见到丁丁。见到他之后，我整夜未
眠，紧紧地抱着他，不停地和他说话。
我内心还是很怕的。如果孩子真的痴
呆或瘫痪了怎么办？我一辈子搭进去
没关系，但我终将离世，那他到时候该
如何生存？我决心竭尽所能，让他具备
自理能力。

我曾读到过，语言对孩子中枢神经
的刺激和智力开发至关重要。把孩子
带回家后，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
会边做边说。当他还只有一两个月大
时，我会抱着他，指着白色的杯子说：

“看，这是白杯子，妈妈在喝茶。嗯，好
香啊。”

我把家里装饰得五彩缤纷，挂满了
红、绿、黄等各种颜色的气球。我每天
都会指着这些气球，教他认识不同的颜
色和事物。

由于脑部缺氧造成的损伤，丁丁在
站立、跑步、跳跃方面的进展十分困难。

努力把自己修炼成小太阳

丁丁一岁多时，流口水控制不住，
抓东西会掉，口齿不清，很多人听不懂
他的话。但我确实能听懂他说什么，因
为我太了解他了。我开始教他各种东
西，并开始康复训练。坚持的动力就是
既然我要留下他，就必须对他负责任。

当时，在武汉幼儿师范学校任教的
我月工资仅百余元，而丁丁的康复治疗全
部需要自费。为了维持生计和支付丁丁
的治疗费用，我不得不全省奔波进行礼仪
培训，还兼职卖过五年保险。别人问我怎
么去干这个了，但这些都是正当收入啊。

艰苦的治疗过程不堪回首。我经
常想，哎呀又过了半天了，熬过了两个
半天就是一天，熬过了五天就是一周，
总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相比常人，丁丁更需要活在灿烂明
朗的阳光下，我努力把自己修炼成一颗
小太阳。照顾儿子这段时间，我不断参
加各种比赛，拿各种奖。譬如教师五项
技能大赛一等奖、武汉市技术能手、武
汉市学科带头人。

用正确而妥当的方法帮助孩子

在我们母子俩的不懈努力下，丁丁4
岁时能够稳定地行走，7岁时进入中华路
小学。有一次，我注意到他腿上有淤青，
了解到是因为丁丁不小心将同学的书弄

到地上而发生冲突。于是午休时，我在全
班同学面前让丁丁给这位同学道歉。之
后，我对他说：“丁丁不是故意的，你应该
友爱同学。”在我的调解下，丁丁和对方握
手言和，其他同学也开始关心丁丁。

几年后，丁丁以优异的成绩升入武
昌实验高中，可有一天他突然说要退
学。原来，由于他的肢体协调性差，滑
稽的动作引起同学们模仿，还有人编了
顺口溜取笑他。

我没有请老师出面，而是在课间时
来到丁丁班上，把我的手机号写在黑板
上。我告诉同学们，“丁丁的情况比较
特殊，他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做不到。
在他做不到的情况下，我请求大家不要
嘲笑他。”然后我讲了丁丁从小到大的
故事，告诉同学们丁丁一路走来的不
易。这次之后，学校内嘲笑丁丁的声音
几乎没有了。

当孩子遇见问题时，你要有正确而
妥当的方法去帮助他。

我是为了孩子而不断进步的妈妈

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家长，
他们在孩子出生时就设定了非常高远
的目标。我的起点低，对孩子的期望值
不高——只要他能活着，能够自理就
好。但随着他的成长，我发现他有自己
的优势。由于不能外出奔跑，他更多的
是在家里玩玩具、阅读书籍，他对世界
充满了好奇，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展
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

在发现他的优势之后，我根据他的
能力设定了一个稍高的标准，让他去努

力达到。一旦达到，就再提高一点。我
一直在旁边支持他，就像孩子在攀爬天
梯一样，当他泄气的时候我鼓鼓劲，“再
上一级试试”。在他能力所及的时候，
慢慢推着往上走。这个推也有技巧，用
力小了推不动，用力大了会把他推倒。

很多时候儿子说得最多的话是“我
不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试一试”。
我认为家长应该始终站在孩子身边，陪
伴孩子一起向上攀登。

我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终身学习的践
行者，一个为了孩子而不断成长进步的
妈妈。如今60多岁，我仍忙于新的事
业。因为孩子在长大，时代在变化，所以
需要更多的更新的知识去帮助孩子。

“妈妈是我的灯塔”

有很多孩子不愿意和家人沟通，而
我“太愿意”和家人沟通了，话说得太
多，甚至让妈妈觉得需要安静一点
（笑）。和她分享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很大概率能从她那里获得很有价值的
反馈和建议。

我经常和别人说，妈妈是我的灯
塔。在我3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她给予
我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有在具
体事务上的指引。

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我的妈妈。
无论是在小时候给予我的养育之恩，还
是长大后对我的谆谆教诲，我都会永远
铭记于心。谢谢您！妈妈。

——邹翃燕的儿子 丁丁

文/黄明 邹永宁

“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试一试”

“搭梯子”的妈妈
把脑瘫儿子送进北大

邹翃燕和儿子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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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翃燕抱着小时候的丁丁。

丁丁在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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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征集：《家庭教育故事会》
是由武汉市教育局、长江日报社共
建的长江家校社共育青少年心理健
康教育基地推出的访谈节目，如您
有故事分享，欢迎致
电13886158111。

节目观看平台：
聊愈丨37度心理

【本期讲述人】

邹翃燕：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副
教授。在漫长艰辛的育儿道路上，
把脑瘫儿子培养进入北大、哈佛，事
迹曾被央视、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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